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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樞機主教單國璽的生命告別之旅

不做疾病的奴隸　讓疾病變小天使
五月天，高雄縣大樹鄉山區的義守大學熱似蒸籠，路上除了少數匆忙走避烈日的學生，無人行走。一身樸素的黑色修道服、無人攙扶，滿頭白髮的前樞機主教單國璽就這麼隻身走進演講會禮堂。原以為，這位地位僅次於教宗、全球史上第五位華人樞機主教，當是華麗衣袍、盛大排場的來到，沒想到，方才，他也和我一樣，一個人搭著計程車在大熱天翻了半小時的山路而來。

坐在講台上的單人沙發，單國璽顯得瘦小。他握著麥克風，語調輕緩的向在場師生們說明來意：這是他的「生命告別之旅」。 

故事回到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初，單國璽的呼吸有些困難，早晨吐痰時，發現有血絲及小血塊。年輕時曾患肺結核，以為舊疾復發，單國璽便到耕莘醫院體檢。經肺部斷層掃描，發現白霧狀的陰影。為了做進一步診斷，醫師安排單國璽到台大醫院檢查。 

生命，意外的安排降臨。
痰裡冒血絲，竟是最棘手癌症襲來 

七月二十七日，只告訴友人他要上台北幾天，單國璽一個人拉著一個裝著聖經、簡單衣物的小皮箱，住進台大醫院。在住院的十三天裡，他做了穿刺、氣管鏡、正子攝影等檢查。檢查時，必須脫下聖戒、十字架，換上手術服，這位台灣地位最高的天主教領袖，只是一位身影單薄的病人。 

入院的第二天早上，耕莘醫院醫療副院長秘書黃淑芬去台大醫院探望單國璽，乘著電梯來到十四樓的高空，她的心情卻直往下沉。 

黃淑芬的婆婆也是肺腺癌二期的患者。曾看見婆婆受苦的樣子，想到單國璽也要承受，「心裡很煎熬。」終於來到病房門口，她還記得那扇門推起來特別沉重。推開門，樞機主教不在床上。窗邊，有個人影靜靜的正在讀經。這一眼，讓黃淑芬從這位生病的老人身上，感受到無可言喻的生命力量。
做完病理切片後兩天，醫師宣判他罹患了最難治療的「非小細胞肺腺癌」，因富含血管，局部浸潤和血行轉移較早，易轉移肋膜引起胸腔積液。在早期一般沒有明顯的臨床症狀，常在呈現腦轉移症狀後才發覺。戲劇性的是，單國璽有三位摯友皆死於肺腺癌，其中，最年輕的是耕莘醫院胸腔科蔣台舟醫師，過世時僅五十七歲。單國璽曾多次去加護病房探望他，但因癌細胞腦部轉移，在長期腦部放射線治療下，「他變成植物人，不認得我了……，」單國璽講到這裡，眼神垂下。 

身體，從此交給醫師。 
活一天賺一天，配合治療顯著改善 

而且，當時剛退休的他正打算實現退休大夢，到蘭嶼與原住民共同生活。他說：「這個絕症猶如青天霹靂，打散了我安享晚年、隨心所欲的夢想。」直覺的反應是：「怎麼是我！我既不抽菸，又不酗酒，怎麼輪到是我？」 

不過單國璽說，平時他有祈禱的習慣，尤其在遇到不尋常的事故時，「我會靜下心來，求天主光照指引，使我認清祂在這件事背後的旨意。」當時，祈禱約半個小時，他心情便平靜下來，反倒過來問自己：「為什麼不是我？為什麼患絕症的都該當是別人？我有什麼特權不得此症！」 

想到自己八十四歲，已高出台灣人七十八歲的平均年齡，他跟朋友說自己「活一天，賺一天」。 

他積極配合醫師的治療計畫，他相信「醫師們對我細心的檢查及治療，就是天主對我彰顯的大愛，」「醫師是專家，我是門外漢，醫師用任何方式，我都完全配合！」醫師團隊做了各方面的評估，認為他不適合開刀和化療，擔心他身體承受不住。最後，台北榮總決定讓他服用尚在人體實驗中的標靶新藥「得舒緩」（Tarceva ）。 

此藥，是一種抑制表皮細胞生長因子接受體酪胺酸激抑制劑，可阻斷傳遞癌症訊息的小分子物質，減緩癌細胞增生。
然而，得舒緩並非人人有效，根據台北榮總胸腔腫瘤科主任蔡俊明醫師的研究指出，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有效，腫瘤會縮小，三分之一病情穩定，腫瘤雖無縮小但也沒有擴大，三分之一無效，病情繼續惡化。單國璽也清楚這一點，他甚至能清楚告訴我們：亞洲人服用後約可存活達十三‧六個月，比西方人平均六‧七個月來得高。 

調養，則交給自己。 
體力可行下，如常灑掃澆花讀經 

在治療期間，單國璽每天早晨花一小時掃地、澆花、整理自己的屋頂花園，自己預備早點，整理房間，因為他相信「要生活，就需要活動，病人按照自己的體力做些輕鬆有益的運動，一定對自己的健康有益。」晚上，他在黑暗靜寂的屋頂上散步一小時，同時誦念四串玫瑰經及晚課。 

而他一生都是過團體生活，團體吃什麼，就吃什麼，但自從得了肺腺癌之後，醫生告訴他：盡量多吃蔬菜水果，少吃肉類。現在幾乎每天都吃素。

三個月後，單國璽的腫瘤明顯萎縮，肋膜上的不明斑點消失，病情獲得控制，可是誰也沒把握腫瘤是否會消失，抑或會再復發。 

經過多次祈禱，信仰使單國璽深信：天主藉著肺腺癌給了他在世最後一個使命，幫助人看到老年與疾病的積極價值，鼓勵人把握每一天，將餘生度得更有意義。有了這個想法，他積極決定走出去，展開人生最後一場大旅行。

去年五月至今，他已經隻身走過全台十八所大學，九所大型監獄；主講過超過五十場千人演說，百人演說不計其數，並看了台灣一半的受刑人（約二萬五千人）。 

漫長的旅途，無論到哪，他總是一個人行走。高雄教區劉振忠主教曾想為他請特別看護，但單國璽堅持自己還走得動，予以拒絕。他說，「這跟耶穌在十字架上受的苦比起來，差多了！」 

餘生，獻給每個人。
隻身走過大學、監獄，看過半數受刑人 

好幾次，他提著行李，搭飛機、高鐵在各地奔波，搭上計程車，還被司機認出，不肯收他的錢。月初，台北永和耕莘醫院二十五年院慶，他現身彌撒，膝蓋老化加上或許過分勞累，他得扶著牆走上下階梯。但每個人都想跟他說說心裡話，握握他的手，待彌撒一結束，人潮圍上他，他認真的看著每個來者的眼睛，並主動伸出他的手。「他是一位勇士！」台下有人這樣說。 

在他身體最脆弱的時刻，單國璽反而成為許多人心靈的支柱。

一位愛滋病友在聽過他的演講後，漸漸走出絕望，找回平靜，過去他始終認為自己是被世界與上帝所拋棄，現在他開始學著接受事實。 

在高雄第二監獄，一位留著平頭，被判無期徒刑的受刑人，聽完單國璽的演講後舉手發言，操著台語說：「樞機的一席話，比媽媽留給我的「手尾錢」（死後留下的紀念遺產）還有價值。」 

雖然有人勸他，肺腺癌的患者，應盡量避免到空氣污濁的公開場合，注意不要著涼、不要爬樓梯、不要爬山等，以免傷肺。要保有足夠的體力，才能抑制癌細胞的發展擴散，甚至他的主治醫師都對他說：「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四處亂跑。」 

但單國璽為自己辯駁，「他們說我只有四個半月的生命，現在多的時間反正都是賺來的。」朋友笑他說，你這告別之旅結束，不知道接下來能做什麼，他開玩笑說：「那就再來一次！」 

在單國璽身上，你看不見病魔的陰影。他常在演說時疾呼：「不要成為疾病的奴隸，要反過來讓疾病成為你的小跟班、小天使。」在單國璽爬滿皺紋的臉上，長出青春痘。一輩子沒燙過髮，如今灰白相間的短髮，捲成波浪髮型，他自嘲是癌症幫他「免費燙髮」，讓他年過八旬還「老來俏」。 

但這位小天使並非全然甜美。 

吃藥的副作用，不只讓頭髮，眼睫毛也因此捲了好幾圈，最後倒插，刺入眼睛，有時痛得淚水直流。 

得舒緩藥效發揮的地方在於抑制癌細胞表皮細胞的生長，但一些生長快速的細胞，如頭髮、指甲、口鼻腔黏膜都會受到波及。所以單國璽口腔、鼻腔黏膜乾裂、嘴破，甚至有時連舌頭都破，需要敷口內膏，但他仍一場接一場的演說，貼身秘書蕭擲吉說，樞機甚至比退休前更忙，「換成是我自己父親如此奔波，實在於心不忍。」蕭擲吉嚴肅的表情有著無奈。 

他的雙手雙腳，會週期性患指甲炎，紅腫、裂開、最後流血，疼痛不已，然而單國璽卻說，「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。」他眼神清澈，沒有恐懼。 

靈魂，將交給天主。 
即使副作用傷身：「現在最幸福！」

他提到，在羅馬南方一百多公里處有一座名山，名叫蒙特卡西諾（Monte cassino），山上有聖本篤在第六世紀所創立的修道院，院中的波蘭士兵墓園裡，有座大墓碑，上頭只有三句話：「將我的靈魂交給天主，把我的心交給祖國波蘭，將我的肉軀交給義大利」。單國璽說，「得了絕症之後，我便把『肺腺癌』交給醫師，將調養交給自己，將末期肺腺癌交給安寧療護，把遺體交還大地，將財寶留給心愛的朋友，將靈魂交給天主。」 

從原本被認定只有四個半月的生命期，現在他已經奇蹟似的走過了一年又八個月。對於每一天多出來的寶貴日子，這位年老的樞機主教開心的說：「這場賽跑已接近終點，更要竭力向前衝刺。」 


＊單國璽抗癌檔案 

出生：民國12年 
身分：台灣第一位樞機主教（目前退休） 
病況：95年8月發現罹患非小細胞肺腺癌第2期 
治療方式：標靶治療藥物「得舒緩」 
抗病精神：這是天主給他最後一個使命，幫助世人看到老年與疾病的積極價值，鼓勵人把握每一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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